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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埃里的幸福
! 陈惠萍

老头今年六十五，
瘦、黑、高个，每天坚持
骑人力三轮车，在我们
小镇的大街小巷穿行，
叫嚷着有没有需要充
煤气的。

听周围人说，老头的生活很是拮
据。虽有两千元左右的退休金，但因一
傻女儿。当年，傻女儿到了出嫁的年龄，
望着女儿未来的丈夫，老头终是不舍。
老头说，就让他陪女儿吧，能陪多久是
多久。女儿已是不幸的人，他要尽最大
的可能给女儿快乐。为此，老头可受了
不少他老太婆的气，但老头不怨，一家
三口，日子在老头的乐呵声中一样活色
生香。

老头阳光。每回去我们街道寻活，
在他身后，都会有一些他的老顾客啧啧
赞他一番：充气让他去，放心呢，倒渣，
斤两足，厚道。就这样，我们这一带的煤
气差不多都是他一人充。春秋天还好，
到了夏天，每每看见老头脖子上挂着一
条毛巾，不时地擦一下脸和脖子，我都
会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常常望着他有些
吃力地扛起煤气瓶，脖子上的青筋给爆
出一条条，我都会忍不住快走两步，伸
手想上去给一个力，但老头见了，总会
呵呵乐着：没什么，不吃力，谢谢了。他
歪斜着身子，在巷子里行走，时不时地
还会跟着自己的脚步“哼唷”几声，似在
给自己加油。阳光将他的影子很是夸张
地投射到墙上，如巨人一般。或许，此时
的老头心里正盘算着晚餐的下酒菜，眼
前正值春暖花开呢！

老头诚信。那回，夏天，正忙着做午
饭，刚才还旺旺的火焰，就那么毫无征
兆、无声无息地小了小了。望着还浸在
卤里的肉块，忙翻出老头的电话。老头
很是爽快，说，别急，十分钟就到。还真

是，没一会，老头一手
拎着一个小煤气钢瓶，
一手用毛巾擦汗。忙迎
上来，接过他手中的小
钢瓶，挺沉。再抬头，瞧

见老头正躬身忙着拆卸钢瓶。望着老头
干瘦的身躯，点点汗珠不断往外挤，我
说，别急，我们早饭吃得迟，还没饿呢！
要不您先用冷水洗把脸？老头边忙活边
接话，不热，出身汗舒服。一天三顿，不
能怠慢，身体是部机器，得及时加油呀！
说着已将钢瓶从狭窄的柜子里搬出，自
语着：“不对呀，沉，有气呢！”“咋会呢？
还是去年这时候充的。”听我这一说，老
头似不放心，用毛巾擦了一下脸，又将
钢瓶在手中掂量了一下，很是坚定地
说，有气呢，肯定是煤气灶问题，我来看
看。说着指挥我将灶头上的锅拿一边
去，自己则忙着将钢瓶又重新搬进那狭
窄的柜子里并将皮管重新上好。很快，
在他的反复捣鼓下，打开灶头，蓝色的
火苗又开始跳跃。一旁的我很是惊奇，
老头则一边呵呵乐着，一边收拾他的东
西，很是自豪地说：我说的没错吧，有气
呢，至少还可烧一个月。听着老头的话，
我突然有些不自在起来。小声问：这回
得给多少钱？我的话音未落，老头已拎
起他带来的小钢瓶准备离开，边回头瞄
了我一眼说：钱？没充气要什么钱呀！外
面可挣钱的地方多了去，昧良心的钱不
能挣哟！边说边跨出了我家门。

从门口探出头，日头正毒，目送老
头，跨上三轮车，一手扶着车龙头，一手
用脖子上的毛巾擦汗。阳光像个慈祥的
大魔术师，将他和车子缩得很小，投在
白晃晃的水泥地上。泪不由充盈眼眶，
这不就是我们这些小人物赖以生存的
生活信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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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 塘
! 张文华

菱塘有两处，一大一小。大的是公家的，小
的是自家的。

新庄台东起干渠，西到人字河，门前一条新
开的河，到了大堤脚下盘成一弯清清的水塘。新
开挖的土岸有着极为生动的层次分明的颜色：赭
黄、浅粉、蛋青、黝黑。杞柳枝被锯成一段一段，插在塘边，三两
场春雨过后，黑色的枝子变成青绿，嫩芽便从顶上冒了出来。
风和鸟雀带来杂树的种子，很随意地落在池塘四周，谁也不知
道它们什么时候竟然长成了大树，蓬蓬地将一大片阴影投在
水中。

清明前后下菱种。从南岸到北岸，拉了好多笔直的绳子，
大人们撑了一只木船，沿着绳子把菱种撒下去。柳树柔软的枝
条从冠上垂了下来，阳光洒向那一树鹅黄，风吹起来像是跳
舞，折一枝下来，从根处剥皮，咬在嘴里，拿手轻轻捋到末梢，
便成了一朵圆圆的柳花；槐树的刺还未长老，女孩们也会折一
枝，一瓣一瓣扯去椭圆的叶子，看枝上最后剩下的叶是单还是
双；塘边的人家用芦竹在靠岸处的水里围了一圈篱笆，毛绒绒
的小鸭小鹅在这一方小小的水面上喋喋地啜着水，头顶染了
鲜艳的红绿色。

菱就悠闲地从水底下冒出头来，一棵和一棵之间离得远
远的，单薄地铺在水面上。种菱的人拿篙子拍水，发出很大的
响声，从圈里逃出来游玩的鸭和鹅受了惊吓，扑扇着翅膀，“嘎
嘎”地叫着掠过水面。柳树的花密密地悬在枝上，像绿色的毛
毛虫，男孩子摘了许多，偷偷放到女孩子们的口袋里，听到她
们高高低低的惊叫，得意地拍着大腿，咧着豁了牙的嘴大笑。
圆圆薄薄的榆钱儿一串串挂在树梢上，青绿得要滴下水来。这
是奶奶最爱的树，不仅因为榆钱可以吃，而且名字吉祥：榆钱，

“余钱”，听着就叫人欢喜，全不管这树爱生“洋辣子”，沾到身
上就是一个红包，又疼又痒。

老牛在柳树下歇息，悠闲地咀嚼着青草；风钻进菱叶间，
一池春水便起了皱。

五月，刺槐和苦楝都开了花，风中到处流淌着花香。菱这
时候也开花了，从菱盘的腋下钻出来，白而细碎的花，青绿的
叶，密密地铺着。因为没有用东西隔开，它们就沿着池塘一路
向东，占据了整条新河。水面全被遮住了，上码头很不方便，于
是岸边每户人家都会用几枝芦竹绑在一起，箍成一个大大的
圈，平放在码头前面的水里，把菱隔开，露出近岸处一片清清
的水面来。

池塘里长了许多绿浮萍、满江红，填塞了菱叶之间的缝
隙；北边一处原本不惹人注意的水葫芦，这时候也扩张到池塘
中央，一柱柱炫丽的淡紫花，花瓣中央变成深紫，再中央是明
黄，像极了凤眼，又像是孔雀的尾巴；荇菜和水鳖花也来凑热
闹，这里一株，那里一株，开着或黄或白的小花，在风里招摇。
这些在孩子们眼里好看的东西却很不受大人待见，因为它们
会跟菱抢营养、抢阳光，水底的菱根还要有足够的空气。于是
一舱一舱的水葫芦和浮萍红藻被大人们捞到岸上。小的们会
在一堆湿淋淋的水草间穿行，女孩子们折下紫色的花，带回家
插在黑色的瓦罐里；男孩子把水葫芦气泡的两头掐断，用线穿
起来，挂在颈项里，像大闹天宫里的沙和尚。折断后的水葫芦
带着水气，散发着阵阵的清香。

心急的孩子从看到菱花开始，就会不时地从水里捞一株
上来，满怀期待地翻开来看，希望可以看到青绿的菱角。除了
有一两只螺蛳爬在上面，什么也没有，只好失望地把它们重新
放到水里。鹅已经长了一身雪白的羽毛，体态优雅，步履从容，
浮在水里也是安静的，绿的树，蓝的天，和着鹅的白影倒映在
水里，是一幅静美的画；鸭子却聒噪得多，叫着叫着，一个猛子
扎到水里，屁股朝天撅着，再探出头来，嘴里衔着一条还在挣
扎的鱼。

码头笼罩在柳荫里，小鱼儿会来乘凉，鱼身
是水的颜色，只脊背微微的黑，眼睛却是白的，在
水里游来游去，像两粒极小的白珍珠；小青虾立
在水里，一动不动，忽然间身子一弓，弹出去老
远；葫芦呆子很懒，喜欢卧在码头的台阶上，若是

没有惊扰，它能躺在那儿一整天；河岸边的软泥上，有螺蛳和
河蚌爬过留下的痕迹。阳光从树荫间透过来，风吹动柳枝，水
面上的光影便动了起来，忽明忽暗。

天气渐热，淘米，洗菜，洗碗，平时躲避不及的差事这时成
了孩子们的最爱。赤脚站在水里，碎米肉屑食物的残渣散到水
里，一会儿水面就泛起了细碎的波纹。把脸盆或碗放在水底，
鱼在上面来来回回地穿梭，眼见着几条小鱼进了陷阱，忙忙地
把盆或碗端出水面，只有清泠泠的水，鱼虾早逃得无影无踪，
远不比用淘米箩来捉收获得多，有时还会捉到两三寸长的黪
鱼，家中的小猫便会有了一顿意外的美餐。

这时候会有大人的声音从岸上传来：“二泡仔哉，掉河里
去啦？”———明明才玩一小会儿呀？！

等菱成熟实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夏日天长，把老牛牵去
洗澡，牛全身浸在水里，只留了两个鼻孔在外面出气，牛虻无
处落脚，“嗡嗡”叫着围着牛头转。塘里的菱已经很拥挤，有人
正用竹篙绞了一团团到岸上，好让水面变得疏朗一些。绞上来
的菱盘还带着细碎的白花，青色的菱角已经现了身影，只是太
小，却仍然吸引了一帮孩子在里面仔细翻找，在得到一个可吃
的嫩菱后，发出一声得意的欢呼。

处暑将尽，菱熟了。
采菱是一件很让人振奋的事。生产队的两条小船，前舱一

早便被放了半舱的水，把船头压低，又横搁了一块木板，两个
女人一左一右坐在板上，脚就泡在那半舱水里。太阳还明晃晃
地在头顶上照着，暑气没有全部褪去。女人的头上顶着一条毛
巾，或者是戴着草帽，臂上套着护袖，伸手进水里，捞上一个菱
盘，翻过来，碧绿生青的四角菱挂在上面。岸上有男女老少在
看，男人叼着香烟，女人纳着鞋底。船上的人摘了一只嫩菱，就
手剥了放在嘴里，被岸上的人看到，高声笑骂道：“好吃
婆娘！”那明目张胆跑到新河里各家门口的菱，已不能
算是公家的，小孩子坐在澡盆里，早摘了好多下肚。

船上的两个笆斗装满了菱，采菱的女人弯着腰到
现在，已经很累了。这时候小船靠岸，两个女人要一起
站起来，小心地跨过中舱和尾舱，上岸，换另外两个女
人下来。粗心的马大哈会不管不顾自己站起来跨过去，
前面装了半舱水的小船就会失去平衡，连着另外一个
女人一起翻到河里。

生产队的菱是按各家人头来分的，比不得我家的
菱塘，自采自收。

我家的菱塘离新河有五百米远，原先只是一口水
塘。新河里全铺满了菱，堂兄他们吃菱很方便，每年我
只能得到他们赏赐的几颗菱吃。有一年我不服气，就从
新河里拽了一根菱盘，堂兄很有经验地告诉我：“没有
用，你看菱根断了！”我赌气把菱盘放到自家屋后的水
塘里，到了秋天，居然窜了满满一塘的菱。恰好那年中
秋前一天父亲探亲回家，便搬了澡盆放在水塘里，我坐
在里面，用两个大蚌壳做桨，边采边吃，边吃边采，到下
晚上岸，肚子已经撑得很饱。母亲晚上烀菱，我再也吃
不下，只好先睡。

第二天一早我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找烀好的菱。打
开碗橱，没有；揭开锅盖，没有；又到桌上看了看，也没
有。我气急败坏去找母亲，母亲有些内疚：“昨晚来看你
爸的人太多……也不晓得怎么把菱全吃光了……”

好人在身边
! 张冠卿

单位新来了一位山东姑
娘，我对她怎么住怎么吃这些
事特别热心，见到第一面就在
叽叽喳喳地帮她出主意。年岁
渐长，这两年，我已经很少如此

“冒失”地对别人的私人生活指
手划脚，只因为她让我想到了五年
前的自己，总想着，多说几句吧，让
这位五年前的自己，因为我的唠叨，
能少走一些弯路，少吃一点苦，也是
好的呀！

当初，也是机缘巧合，我只身一
人，来到这苏中小城。出乎意料的
是，陌生和不安的感觉并没有持续
太久。小城风情，别有味道，热心的
高邮人，更是让我如归故里。在这里
的每一天，都不曾有过飘零凄落之
感。到现在，成家，生子，享受着悠悠
生活，淡淡幸福。一路走来，曾经辛
苦，但更多的，是远远多于苦闷的、
各种各样的感动和快乐。

总是在不停地遇见，关注我关
心我的人，感动我激励我的事，在不
经意的瞬间，把温暖的情感装满心
窝。故而一直对生活充满感激，对未
来无限笃定。

将行李寄来高邮的那天，快递
司机匆忙离去，留我们徒对着一堆
大大小小的包裹发呆。这时，巷口素
不相识的大叔和阿姨二话不说过来
帮忙，帮我们将沉重的行李送至门
口。未及我们买瓶水以示谢意，他们

就挥挥手走开了。
刚到单位不久，一起吃饭的同

事会记得专门嘱咐厨房上一碟辣
椒，“山东姑娘爱吃辣的吧！”直到后
来他们发现我并不能吃辣。

这样的事，或大或小的，真的是
数不清、道不尽。从领导、同事，到朋
友、邻居，甚至连卖早餐、卖水果的
商贩，在听出我的外地口音后，不仅
从未出现过所谓“地域歧视”的情
况，反而总是给我更多一些的热情
和关爱。一点的小挫折，往往跟随着
多出几倍的小开心小幸运，让一时
阴霾的心境，迅速放晴。

前两天收到一份文，是要推荐
身边的高邮好人。乍一看觉得很难，
身边做出惊天动地感人事迹的人的
确为数不多，但是，数不清的是，有
多少人，在默默无言做着一件件看
似平常不起眼的“小事”，却无时无
刻不在传递着人心之美、传递着社
会向善的正能量。就好比我身边的
这些他和她，用一件件的小事，迅速
地瓦解了我这个外来姑娘心里的

“围墙”，不知不觉地、心甘情愿地
“沦陷”为一名新高邮人。

秦二爷的“故事人生”
! 秦一义

秦二爷算是村上有名的“文化人”，虽然家寒，幼年
只读过两年私塾，但他聪明好学，博闻强记，青少年时代
读了许多书，日后，他常常把看书得来的人物故事、笑话
什么的，讲给别人听，素有“故事篓子”的雅称。

大集体时，他当过生产队会计和大队会计，大小是个
“官”，但他为人随和，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没有人会“怕”
他。社员干农活，看到秦二爷来了，大家都拢过来要他讲段
故事，不然“好来不好走”，秦二爷不推辞，他想农民群众也
需要精神食粮，就让他们原地休息，讲段故事或笑话让他们
开开心，什么孙二娘开黑店、桃园三结义、七仙女下凡……
有时，人堆里多为“过来人”（已婚），他就大胆地讲些“荤段
子”，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大伙儿在兴奋中干活就是有劲儿。
茶余饭后人们也时常听他讲故事，能够苦中作乐。

秦二爷喜欢古诗词。一次，我到他家串门，他正读秦
观的《郴州旅舍》，读得摇头晃脑，入无人之境：“郴江幸
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情不能禁，他就呆呆地坐
着，过了半天才缓过神来，他说：“秦少游命苦啊！”

秦二爷的故事多、笑话多不假，但秦二爷本身的人
生故事也多。

一次，他上镇上一家超市购物，看到门口上首滚动
的字幕：缸豆、户子……愣住了，心想：应当是豇豆、瓠子
呀，随便用字太不应该了，对顾客和来来往往的路人有

误导作用。他不忙购物，先找到老板，希望纠正字幕上
的别字，老板被他“较真”的劲儿打动，同意更正过来。
秦二爷不放心，第二天特地去看字幕，真的更正过来
了，才高兴地离开。秦二爷购物前先做啄木鸟的事儿很
快传开了。像这样善“啄”的故事多着呢！

秦二爷不显老，看上去像 70来岁的人，其实他已经
82岁了。老伴故去多年了，儿孙在上海打拼，家中就他
一人留守。这样高龄的老人，不但生活起居能够自理，而
且常常助人为乐。

秦二爷有个好习惯，他每天吃完早饭，就骑着脚踏三
轮车溜达，一是为了锻炼，二是寻找机会，看到需要帮助
的人，就去帮一把。有时，有老人走不动路了，正在路边休
息，他说，上车，我捎你一段。有时，看到人家拿着笨重的
东西赶路很不方便，他说，搁车上……他说，有次上柘垛
赶集，回来的路上看到一对老夫妻，抬着鸡笼走，笼里是
刚赶集时抓的雏鸡，多吃力呀。他问老两口哪里人。回答
说是藏铁庄的，二爷笑呵呵地说，搁车上吧，我跟你们是
顺路。老两口互相望望，不认识他。人家显然不放心，两条
腿走不过他的三轮车呀，万一跑了呢？二爷说，不然这样，
我骑慢点，你们赶着点，我保证把你们送到家。果然，二爷
不食言，真把人家送到家门口。那哪是什么顺路呀，为了
送人家在路上多骑半个小时。骑得汗洒洒的。二爷得意地
向我讲着这些，他呵呵一笑：“时间有的是，帮个人心里快
活呢！”我说：“你毕竟岁数大了，帮人也要量力而行。”他
点点头，说：“是的是的，我注意呢！”

帮个人心里感到快活，愿秦二爷常常找乐儿，永远
快活！

八月
! 薛丰

丹桂打通了秋的脉络
在叶子的上游
一股义无反顾的气息
汇集于掌心
清风穿透厚如盔甲的呼吸
越过漫山遍野
无论如何也要将这信号传递

矢车菊在落幕前
拼命摇曳它的影子
不想流落成书页里的
一具标本
轻盈的
蓝花瓣上的丝绒
跳着芭蕾
在与今夏作别

记忆时而恍惚时而清晰
深刻又浅薄
唯一颗素心恒久不变
着了魔似的支撑着某种信念

想说的话包藏在石榴里
到一定的时候
自然会崩裂开来
晶莹如它 鲜艳如它


